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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羊》

内容概要

本书是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的小说集。书中收录了他的中短篇小说《人羊》、《饲育》、《治疗塔》
、《死者的骄傲》、《倾听“雨树”的女人们》、《自动人形的恶梦》等6篇。这些作品故事曲折动
人，人物的刻画非常精彩。小说语言简练、通俗。作品中渗透着作者的思想及其个人的作风。本书是
世界名著中的精品，值得文学爱好者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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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中短篇集
人羊
饲育
倾听“雨树”的女人们
自动人形的恶梦
死者的骄傲
治疗塔
个人的体验
附录
大江健三郎的存在主义文学
我在暧昧的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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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羊》

精彩短评

1、高中读的 电车人羊写得非常好
2、　　我用了大江健三郎这部短篇小说里的一句话作为这次书评的题目，感觉很贴切，很直接的可
以反射出这部短篇的主旨。当一个日本学生以及在车山的人被外国兵侮辱时的那种任人宰割的场景，
总有种似曾相识，光着屁股，弓着腰，这就是羊人，打羊人。事后，一名教员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义愤
填膺的种种行为，让人有种想要大人的冲动。这部短篇的讽刺意味十足，受辱者沉默，与车上免于受
辱的人形成鲜明的对比，当你处于弱势的时候，就会受人侮辱，不管事是否够大，性质是一样的。　
　  当受害者被教员强迫带到派出所，两位警员的胆小怕事的丑态暴露无遗。人羊，受辱的一种人，
只想委屈保命，就像这名学生在收到外国兵的侮辱之后只想赶快的回到家，和母亲妹妹一起吃晚饭，
在把侮辱抱在胸部蜷缩在一起睡一个觉。　　  打羊，打羊，啪，啪1多么响亮的而具有节奏感的一句
话啊，然而在这其中隐忍着多少人痛苦与卑微。     　　——  猫猫
3、看不懂
4、很喜欢他要表现的主题，但不喜欢他的表现方式
5、屈辱与自尊。
6、情节= =
7、我有点能体会到当事人的尴尬
8、弟弟以为是科幻书借去看被爸爸发现有性描写我被骂了
9、为什么只有7.9分呢⋯⋯我觉得很棒啊~
10、总觉得那个教员就是作者自己，你不说你的名字我就不离开你，内心的独白
11、已藏
12、是我
13、欣赏无能 并且给当时的我心理阴影
14、幸运的是 那个满是教课辅导书的书店里有这样一本书
15、要反抗，要喊出来！！！！！！
16、“在公共汽车里喝酒醉的外国大兵把他们的裤子给扒下来了。”教师愤愤地说。“还让他们光着
屁股⋯⋯”
17、文字是一把犀利的刀
18、据说就是这个鬼子抢走我亲爱的老舍的诺贝尔
19、大概是高一读过，没甚印象。。。似乎也满纸阳具
20、浙江文艺社的这套外国名著当年最让我好奇的一点是为何他们家封面可以用繁体字？
21、#6初中读过的日本文学 个人的体验给四星 
22、人羊 饲育 个人的体验 读的人很冷
23、岛国人民细腻的特质 自卑 羞耻 的天性
24、最喜欢个人的体验 性描写太美
25、“怎样才能不让失败和悲哀流露出来呢，该如何是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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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我用了大江健三郎这部短篇小说里的一句话作为这次书评的题目，感觉很贴切，很直接的可以反
射出这部短篇的主旨。当一个日本学生以及在车山的人被外国兵侮辱时的那种任人宰割的场景，总有
种似曾相识，光着屁股，弓着腰，这就是羊人，打羊人。事后，一名教员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义愤填膺
的种种行为，让人有种想要大人的冲动。这部短篇的讽刺意味十足，受辱者沉默，与车上免于受辱的
人形成鲜明的对比，当你处于弱势的时候，就会受人侮辱，不管事是否够大，性质是一样的。当受害
者被教员强迫带到派出所，两位警员的胆小怕事的丑态暴露无遗。人羊，受辱的一种人，只想委屈保
命，就像这名学生在收到外国兵的侮辱之后只想赶快的回到家，和母亲妹妹一起吃晚饭，在把侮辱抱
在胸部蜷缩在一起睡一个觉。打羊，打羊，啪，啪1多么响亮的而具有节奏感的一句话啊，然而在这
其中隐忍着多少人痛苦与卑微。     ——  猫猫

Page 5



《人羊》

章节试读

1、《人羊》的笔记-第1页

        「人間の羊」 《人羊》 大江健三郎

站在初冬深夜的马路上，雾粒宛如坚硬的粉末吹打着脸颊和耳垂。我把当家庭教师用的法语语法初级
教材塞进风衣的口袋里，蜷缩起身子，等着开往郊外的末班公共汽车像船一样从雾中摇荡过来。

　　乘务员挺直的脖颈上有一个粉色的像兔子性器那样的疙瘩，透出一股温柔娴静的女人味道。她朝
我指了一下汽车尾部一个靠边的空座席。我在往那儿走的过道上，一脚踩在一位膝盖上摊着一沓子小
学生试卷的年轻教师耷拉着的雨衣下摆上，不觉闪了个踉跄。我疲乏不堪，再加上困倦，几乎保持不
住身体的平衡。我含混地低着头，在一帮喝醉了酒返回郊外兵营的外国兵们占据的后座席狭窄的空隙
里坐了下来。我的腿紧贴着外国兵那肥大结实的屁股。车内温暖湿润的空气揉搓着脸上的皮肤，不一
会儿，疲劳和微弱的安心感便搅在一起了。我打了一个小
小的呵欠，眼里流出了甲虫体液般白色的眼泪。

　　往座位边上挤我的醉醺醺的外国兵们很兴奋。看上去他们都很年轻，有着牛一样湿润的大眼睛和
窄小的额头。一个穿着黄褐色衬衫、衣领紧勒着红脖颈上厚厚脂肪的士兵，膝盖上坐着个个儿不高脸
庞却挺大的女人。他一会儿和旁边的士兵大声争吵着什么，一会儿又凑在女人那枯树枝般没有光泽的
耳朵旁热心地嘁嘁喳喳地说着什么。
　　
  那女人也喝醉了，晃着肩膀摇着头缠着士兵鼓起她那娇嫩的嘴唇。旁边看着的士兵发疯似的大声笑
着哄着。坐在车厢两侧窗边长椅上的日本乘客都从吵闹的士兵那里移开了视线。看那个坐在外国兵膝
盖上的女人的样子，似乎刚才还和那个外国兵吵过。我把身体倚在硬座席的靠背上，为了不让脑袋撞
在车窗玻璃上，把头垂得很低。汽车一跑起来，寒冷又悄无声息地侵入车内的空气中了。渐渐地我又
陷入了自己的世界里。

　　忽然，耳边又响起了一阵喧闹的笑声。那个女人从外国兵的膝盖上直起身来，在他们的叫骂中像
要摔倒似的倚在我的肩上。我呀，也是东洋人哪。哎呀，你干吗呀，真烦死人了!女人用日语喊着，那
柔软的身体压在我的身上。你们少耍弄人⋯⋯
　　刚才让女人坐在膝上的那个外国兵猴子似的把长腿向两边撤着，一脸尴尬的表情盯着我和那个女
人。
　　你这畜生，当着这么多人面儿你给我弄什么呀!女人烦躁地朝闷声不响的外国兵们摇头嚷着。
　　你往我的脖子上弄什么玩意儿，脏死了!
　　乘务员板着脸把头扭向了窗外。
　　你们脱光了看看，连后背都长着毛呢。女人不管不顾地喊了起来。我要和这孩子睡!
　　坐在车前部的日本乘客——穿着皮夹克的青年、筑路工模样的中年人，还有那些公司职员们都回
过头来望着我和那个女人。我缩着身子，朝那个立着雨衣领子的教员送去受害者软弱轻柔的微笑，教
员却回给我充满了责备的目光。我感觉到外国兵们似乎不太注意那个女人，开始把目光都集中到我的
身上来了，耻辱和困惑使我浑身发热。
　　好啦，我要和这个孩子睡呢。
　　我想躲开她站起来，可她那干枯而又冰凉的胳膊却搂着我的肩膀使我摆脱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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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羊》

开。女人露出柿子色的牙齿，朝我脸上喷着带有酒气的唾沫星子嚷道。
　　你们去骑牛屁股吧，我就和这小家伙了，瞧!
　　我直起身推开女人的手臂。这时，公共汽车突然咯噔倾斜了一下，为了不让身体摔倒，我一把抓
住了窗玻璃上的横杆。相当短暂的一瞬的反应，结果那女人搭在我肩膀上的手突然滑下去，叫了一声
，仰面朝天地摔倒在车厢地板上，细小的短腿吧嗒吧嗒地乱蹬。她袜腰上那不自然隆起的腿肚子冻得
发青，好像起了一层鸡皮疙瘩。我不知所措地呆呆看着她。她那样子就像搁放在肉店铺着瓷砖的柜台
上被水弄湿了的光屁股鸡突然扭动起了身子似的。

　　一个外国兵马上站起来伸手拉起那女人。那个外国兵扶着脸上突然没了血色、咬着冻僵嘴唇喘着
气的女人的肩头朝我瞪着。我刚想说句道歉的话，结果在那些外国兵的怒视之下，那话咽到嗓子眼里
没能说出口。我摇摇头正想坐到座席上，肩头却被外国兵那粗壮的手腕抓住猛地一拽，仰面朝天地摔
倒在地下。我看到外国兵栗色的眼睛里喷出了愤怒和醉意的火花。

　　外国兵叫喊着什么，可我对他那突然袭来的齿音多又凶猛的话一点儿也反应不过来。外国兵一瞬
间忽然静下来瞅着我，然后又发出了更粗野的喊叫。
　　我狼狈不堪，只是看着外国兵那晃动的坚硬脖颈和鼓胀的喉结，但他说的单词却一个都听不懂。
　　外国兵抓住我的前襟一边摇晃一边叫喊，我强忍着学生服衣领勒着脖子的疼痛，却无法从拽着我
衣领的外国兵那长着黄褐色粗毛的手臂里挣脱出来。他疯狂地喊叫着，唾沫星子喷在我仰起的晃荡的
脸上。突然，他又往前一搡，我的脑袋便撞在车窗上，摔倒在后部座席上。我像个小动物似的蜷着身
子。

　　外国兵像是高声命令什么似的叫喊了一声，忽然，嘁嘁喳喳的声音静了下来，只有引擎转动的声
响。倒在座席上的我扭过头来一看，那个年轻的外国兵手里紧紧握着把闪着锋芒的刀。我慢吞吞地直
起身，面对着插着武器的腰部微微起伏着的外国兵和他身边板着苍白面孔的女人。车上的日本乘客和
其他外国兵都默默地瞅着我们。

　　外国兵一字一顿地重复着那句话，可是我的耳朵只能听到他那热血沸腾的声音。我摇了摇头。外
国兵不耐烦地又一次重复起那过于生硬但意思很明确的声音。我理解了那句话的意思后，突如其来的
恐怖立刻攫住了我的心脏。向后转，向后转!他要干什么呢?我按照外国兵的命令朝后转过了身。后部
宽大的车窗外面，雾好像沿着卷起的旋涡流动着。外国兵用他那生硬的声音又叫了起来，但我却一点
儿也听不懂。当外国兵反复叫着那句有着卑俗语感的俗语时，我周围的外国兵们便像发作似的响起一
片喧笑声。

　　我只是把头转过来看着外国兵和那个女人。女人已经恢复了那活泼又淫荡的表情。外国兵故意夸
张地作出威胁的动作，就像一个执拗的孩子似的喊着。我呆若木鸡似的感到恐怖在消逝，可外国兵的
意思我却一点也不懂。我慢慢地转过头，从外国兵身上移开视线。他不过是和我开个玩笑吧，我真不
知如何是好，但至少没有什么危险了吧，我望着车窗外面流动着的雾琢磨着。他们大概让我这么站一
会儿，就会放了我吧。

　　不过，外国兵那坚硬的手却抓住我的肩膀，剥动物皮似的扒下了我的风衣。几个外国兵哈哈笑着
帮着他，我却任凭他们摆布，一点儿也动弹不得。接着，他们又粗暴地解开我裤带，拽下了我的裤子
和裤衩。为了不让裤子褪下去，我把两个膝盖朝外叉开。我的两只手腕被拉向两边，一只有力的大手
按住了我的脖子。我弯着背低着头，像一只四条腿的动物似的在喧笑的外国兵们面前露出了屁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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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羊》

挣扎着，但两只手腕和脖子都被紧紧按住了，两腿也被裤子绊着动弹不得。

　　屁股冰凉。我感到我在外国兵的眼前撅着的屁股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并逐渐变得发青。尾骨上
有一块坚硬的铁轻轻抵着，当汽车一震动，疼痛便痉挛似的扩展到整个后背。从年轻的外国兵的表情
里，我明白了他是用刀背顶着那地方的。

　　我看到了被压得低垂着的脑门前的自己的阳物，仿佛已经冻僵了。狼狈过后的燥热的羞耻浸遍了
我的全身。我气愤得像小时候那样生着闷气，可是，当我焦急地想从外国兵的手腕里挣脱出来时，我
的屁股也只能稍微地挪动一点儿。

　　外国兵们忽然唱起歌来，他们杂乱不齐的歌声和对面坐着的日本乘客那哧哧笑声也传进了我的耳
朵。我整个被压垮了，手腕和脖子的压迫感稍有点儿放松，但我却连抬起身子的力气也没有了。鼻子
两侧一点点地流下了黏稠的眼泪。
　　外国兵们反反复复地唱着一支很简单的像童谣似的歌，并打拍子般地一下一下拍打着我在寒冷中
开始失去知觉的屁股，笑声不绝于耳。
　　打羊，打羊，啪，啪!
　　他们用地方腔调很重的外国话劲头十足地反复唱着。
　　打羊，打羊，啪，啪!
　　一个拿着刀的外国兵朝车厢前部走去。其他几个外国兵也去给他助威。日本乘客们越发忐忑不安
起来。外国兵就像整队的警官那样颇有权威地发出不断的叫喊声。这时，蜷着身子的我也明白了他们
想干的事。当我的脖子被按着重新扭向前面的时候，便和那些站在车内中间通道上、忍着车的晃动叉
开两腿弯着腰裸露着屁股的“羊”们并排站在一起了。我是排在他们行列尾部的“羊”。外国兵们狂
热地唱着喊着。
　　打羊，打羊，啪，啪!
　　这样一来，每当汽车晃动的时候，我的脑袋就和眼前的有着褐色斑点的职员那冻得僵硬的瘦屁股
撞在一起。汽车突然一个左转弯停了下来。我的脑袋一下子向前栽去，撞到正在往上提袜子的职员的
小腿肚子上。
　　前面突然传来急速打开车门的声音。乘务员发出惊恐的孩子般刺耳的悲鸣，向黑暗的夜雾中跑去
。我蜷缩着身子听着那幼小而又声嘶力竭的惨叫声渐渐地消逝，没有谁去追赶她。

　　算了，算了。外国兵的女人把手放在我的背上低声说。
　　我像狗似的摇着头，仰脸看着她那无聊的表情，又低下头和我前面排着的“羊”们保持一致姿势
。女人自暴自弃般地放开嗓子和外国兵们合唱起来。
　　打羊，打羊，啪，啪!
　　终于，司机也摘下白手套，脸色阴沉地解下裤子，露出了圆圆的肥大的屁股。
有几台汽车从我们的公共汽车前横穿了过去。也有几个男人骑着自行车，朝布满了雾气的窗玻璃里望
了望。那不过是个极平常的冬天的夜晚。只是，我们却在寒冷的空气中光着屁股示众。实际上，我们
就那么一动不动地已经站了好久了。忽然，唱累了的外国兵领着女人下了车。撇下了我们这些撅着屁
股的人们，就像风暴过后残留在荒野上那些被吹倒的光秃秃的树。我们缓慢地直起身来，忍着腰和后
背的疼痛。在如此漫长的时间里我们成了“羊”。

　　我望着像沾满了泥土的小动物似的落在车厢地上的我那旧风衣，提起裤子系上了皮带。之后，又
缓慢地拾起了风衣，抖搂掉上面的灰尘，低着头走回到车厢的尾部座席。我感到裤子里的屁股疼得火
烧火燎。我精疲力竭，就连风衣也懒得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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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当成了“羊”的人们都慢吞吞地提上裤子，系上皮带，又返回到座席了。“羊”们垂着头，咬
着没有血色的嘴唇浑身颤抖。于是，没被当成“羊”的人们，反过来却用手指托着血往上涌的脸颊看
护着“羊们”。大家都陷入了沉默。

　　坐在我旁边的职员掸掉裤脚上的尘土。然后，用神经质般颤抖的手指擦着眼镜。“羊们”几乎都
坐到尾部座席上聚成了一堆。教员等没有受害的人们坐在车厢的前半部，围成一圈望着我们。司机也
和我们并排坐在尾部座席上。我们就那么默默地等了一会儿，但什么都没有发生。那个乘务员姑娘也
没有再返回来，我们什么都没有做。
　　于是，司机又戴上粗白线手套返回了驾驶室。车一开，车前部又活跃了起来。他们——前半部坐
着的那些乘客们小声地嘀嘀咕咕地说着什么，盯着我们这些

受害者。我发现特别是那个教员，他用灼热的眼光看着我们，嘴唇也在不停地颤抖。我把身子埋在座
席上，为了避开他们的视线，我低下头闭上了眼睛。屈辱在我的体内像一堆石头块似的，开始不管不
顾地拱了出来。
　　教员站起来朝后部座席走了过来。我就那么一直低着头。教员把身体紧靠在玻璃窗的横梁上弯着
身和公司职员们说着。
　　那帮家伙弄得也太不像话了。教员慷慨激昂地说。他仿佛代表了坐在汽车前部的乘客——那些没
有受害的人们似的，义正词严又充满了热情。
　　这哪是人干的事啊!
　　公司职员沉默地耷拉着脑袋，注视着教员的雨衣下摆。
　　我为自己刚才没吭一声地看着感到害羞。教员温和地说。那块儿疼吗?
　　一个公司职员颜色很不好看的喉结上下抽动着说，我哪儿也不疼，就是让人家把屁股给露出来了
。别管我好吗?说完公司职员就咬紧了嘴唇不再吱声。那帮家伙干?那么热心地干这种事儿呢?我真不明
白，教员说。像摆弄动物似的耍弄咱日本人开心，能说是正常吗?

　　坐在公共汽车前部座席的一个没有受害的乘客站起来走到教员身边，也用那种磊落的热情的目光
瞅着我们。接着，所有坐在前部座席的被兴奋烧红了脸颊的男人们也都走了过来，和教员们站在一起
。他们身体往前倾着，聚集一起俯视着我们这些“羊们”。
　　这样的事儿在这公共汽车上经常发生吗?一个乘客问。报纸上没登过，不清楚。教员回答说。恐怕
这不是头一次吧。他们干得挺熟练的呢。

　　让女的露露屁股嘛，俺还能理解。一个穿着很硬实的鞋、筑路工模样的男子一本正经地愤愤地说
，把男的裤衩扒下来打算干什么呀?
　　讨厌的家伙们。
　　这事儿咱不能不吭声地放过去啊!筑路工模样的男人说。如果不声不响的话，这不是要把他们惯成
毛病了吗?
　　站着的乘客围着我们义愤填膺地说着，就像围猎时追赶野兔的一群猪狗。我们这些“羊们”温顺
地垂着头坐着，一声不响地听凭他们数落。
　　应该去报告警察呀！教员像是给我们打气似的用激昂的声调说。哪个兵营一查就能知道吧。即使
警察不出动的话，被害者们集聚起来，准保也能形成舆论。

那样的例子别的地方也有过。教员周围那些没有受害的乘客们响起一片嗡嗡的赞同声，我们这些坐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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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却沉默不语地耷拉着脑袋。
　　报告警察去吧，我来作证人。教员手掌搭在那个职员的肩膀上蛮有信心地说。那架势似乎也代表
了别的乘客的意志。
　　我也来作证。另一个乘客说。
　　去吧。教员说。怎么样，你们不要像哑巴似的不声不响啊，站起来!
　　哑巴，我们突然竟也哑口无言了。我们中的任何人都没有开口的意思。我的喉咙就像唱了好长时
间歌那样干渴，声音在发出之前就消失了。屈辱又如铅一般沉重坚硬，使我连身子也懒得动弹一下。
　　我觉得不该沉默。教员在一直垂着头的我们的身边显得很焦躁。话说回来，我们不吭声地看着也
是非常不应该的。软弱顺从的态度必须抛弃掉!
　　应该让那帮家伙尝尝我们的厉害。一个乘客赞同着教员的话说。我们支持你们。
　　可是，坐着的“羊们”谁也不想回答他们的激励，都低着头一声不吭。他们的声音像被透明的墙
壁挡住了，一点也没有引起反应。
　　被侮辱受耻笑的人们必须团结起来!
　　我抬头看着教员，突然的愤怒使我浑身发抖。“羊们”动了起来。一个穿着红色皮夹克蹲在角落
里的“羊”倏地站了起来，脸色苍白僵硬，一下子扑向教员。他揪住教员的衣领，狭小的张开的嘴唇
喷着唾沫星子怒视着教员，但一句话也没有说出来。教员毫无反抗地垂着两只手，脸上的表情很吃惊
。周围的乘客们也很惊讶，但谁都闷声不响，没有人上前制止那个男子。那个男子像是咽下了一句骂
人话似的摇摇头，照着教员的下巴狠狠地击了一拳。

　　职员和另外一个“羊”抱住了正要朝倒下的教员那儿跳过去的男人的肩膀，那男人立刻泄了气似
的瘫软下来，又无精打采地返回了座席。等一声不响的职员们坐下来，“羊们”又都像疲惫的小动物
似的悄悄地耷拉下了脑袋。站着的乘客们也模棱两可地默默返回了前部座席。他们中间昂奋的情绪逐
渐又冷却下来，那之后坏心绪便像粗糙的渣滓堆积起来了。倒在地下的教员爬起来，用多少带点怜悯
的目光注视着我们，然后仔细地掸掉大衣上的灰尘。他已经不再想和谁说什么，不时地转过他那残留
着红潮的斑驳的脸来瞅着我。我为刚才看到被打倒在地的教员时对自己竟仿佛所受的屈辱有了一点消
解似的念头感到可耻。这样一想更觉得痛苦。我的身体太疲乏了，而且感到寒冷袭人。我咬着嘴唇睡
着忍受着，身子听凭汽车断断续续的颠簸。

　　汽车在市区入口处的加油站前停了下来。看着职员和我的那些伙伴“羊们”及别的乘客都下了车
。司机没有代替乘务员收票，有几个人下车时把又小又薄的车票团成一团扔到了乘务员的座席上面。
　　汽车又开了起来。我发现教员的视线仍然执拗地纠缠着我，不由得有些胆怯。教员明显地想和我
说什么。我不知道怎么甩开他好。我躲开教员的目光，扭过身去望着后部宽大的玻璃窗。玻璃窗都被
细密的雾粒蒙住了，像一面昏暗的镜子木然地映照着车内的一切。那里面仍然可见正在注视着我的教
员的脸，我被一种无法摆脱的烦恼攫住了。

　　在下一个停车站，我几乎跑着下了汽车。通过教员的身边时，我像躲避传染病似的扭着头挣脱了
教员那纠缠不休的视线。雾沉淀在人行道上，空气宛如有着淡淡密度的水。我把风衣的领子紧紧地拽
紧在喉头抵御寒冷，望着汽车车尾卷着缓慢的雾的旋涡远去，一种凄惨的安逸感油然而生。回过头用
手掌擦着玻璃看我的职员的身影雾蒙蒙地浮现在汽车的尾部。

  我感到了一种和亲属离别般的情感的震撼，啊，那些在同样的空气中露出了屁股的同伴们啊!不过，
我又为自己那种很低俗的亲近感感到难为情，从车尾窗玻璃上移开了目光。不能让在温暖的客厅里正
等着我的母亲和妹妹觉察出潜藏在我内心深处的屈辱，我必须打起精神来。我把大衣裹紧，像无忧无
虑的孩子那样突然毫无理由地决定跑起来。
　　喂，你⋯⋯一个低沉的声音在我背后响起。喂，你等一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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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声音又返了回来，我又面对着那已经迅速离我远去了的讨厌的“受害”。我一下子泄了气，
耷拉下肩膀。那声音不用回头看就知道是那个穿着雨衣的教员的声音。
　　等一下啊。教员要舔湿干冷的嘴唇似的伸出舌头，用特别温和的声音连声叫着。
　　从这个男人身边逃脱是很难的，我充满了这种预感，无力地等待着他继续说下去。教员微笑着，
他体内充满了奇妙的威力；令我感到整个被包裹住了似的。
　　那事我想你不会忍气吞声吧?教员很谨慎地说。别的家伙都不吭声，只有你不想忍气吞声要和他们
斗一斗吧?
　　斗?我吃惊地注视着教员的脸，薄薄的皮肤下潜藏着重新燃烧起来的情感。那一半是抚慰一半是强
迫。
　　我帮着你和他们斗。教员向前跨了一步说。不管到哪里我都去给你作证。
　　我暧昧地摇了摇头谢绝了他的建议，教员充满了激励的手腕搭上正要走开的我的右臂。
　　去报告警察，还是早点去好。?出所就在那里。
　　不顾我惊慌失措的抵抗，像是拽着我似的一面迈出坚定的步子，一面朝我做了个短促的微笑。那
里很暖和，我住的地方连点热气也没有。
　　尽管我心中厌烦地抵抗着，但让人看上去我们挽着胳膊那样子还挺像亲密的友人。穿过人行道，
朝浮现在雾中发出一道狭窄的光亮的派出所走去。
　　派出所里一个年轻的警官俯身在写满了粗体字的笔记本上，热烘烘的火炉烤着他那年轻的脖颈。
　　晚上好。教员说。
　　警官抬起头来注视着我。我困惑地抬头看着教员，可他却像是防止我从派出所逃出去似的堵在那
里盯着我。警官那充血的惺忪的眼睛从我身上移开盯到教员的身上。然后，再看我的时候，警官的眼
睛就显得很紧张。他似乎从教员那里接收了某种信号。
　　哎，警官就那么盯着我催促着教员说。
　　出了什么事?
　　和兵营的外国兵有关。教员试探着警官的反应缓慢地说。被害人就是他。
　　兵营?警官显得有些紧张。
　　这些人遭受了外国兵的暴行。
　　警官的眼睛瞪得圆圆的，马上全身上下地扫了我一眼。我知道他是在我的皮肤上寻找殴打的迹象
和刀伤，那些伤痕毋宁说是潜藏在我的皮肤表面下边的，而且我也不想让他人用手指来搅和它。
　　请等一下，我一个人也不知道怎么处理好。好像忽然被不安笼罩住了，年轻的警官说着站了起来
。兵营的问题得慎重处理。
　　警官走到编着藤条间壁的最里间去了。教员伸出胳膊拍着我的肩膀。
　　咱们也慎重点。
　　我沉默地低着头，感到火炉的暖气烤在冻得发硬的脸上，皮肤像搔痒痒似的舒缓开来。
　　中年警官随着年轻的警官走进来时，还揉着惺忪的睡眼，作出努力从睡梦中醒过来的样子。然后
，他转过疲劳的肌肉松弛的脖子瞅着我和教员，并示意我们坐下。我像没看见似的没有坐，教员屁股
刚沾了一下椅子，又像是监视我，慌里慌张地站了起来。警官们一坐下，便有了一种讯问的气氛。
　　你被兵营的士兵打了?中年警官问。
　　不，没有被打。教员撅着被穿红皮夹克的男子打了一拳还有些青黑色的下巴说。是比殴打还厉害
的暴行。
　　怎么回事?中年警官问。那是什么暴行呢?
　　教员用鼓励的眼光注视着我，但我仍然一声不吭。
　　在公共汽车里，一帮喝醉了酒的外国兵把这些人的裤衩给扒下来了。教员气愤地说。而且，让人
光着屁股撅着⋯⋯
　　羞耻像打摆子似的使我周身抖动起来。风衣口袋里我攥起了开始颤抖的手指。
　　光屁股?年轻的警官疑惑不解地问。
　　教员踌躇地看着我。
　　屁股受伤了吗?
　　用手掌啪啪地拍打了一顿。教员断然地说。
　　年轻的警官忍住笑，脸上的肌肉不自然地抽搐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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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怎么回事?中年警官充满好奇的眼睛打量着我说。是不是闹着玩呢?
　　我们一愣。
　　就是啪啪地拍打两下光屁股，那也死不了人哪。中年警官顶了教员一句。
　　死是死不了啊!教员激动地说。可是，那是在满是人的公共汽车车厢里，露出屁股像狗似的撅着。
　　羞耻在体内发热，低着头的我也感到警官在教员面前有点发怵。
　　他们威胁你了吗?年轻的警官劝解教员似的说。
　　拿着一把挺大的尖刀。教员说。
　　确实是兵营的外国兵吗?年轻的警官声音含着热情地说。请说详细一点。
　　于是，教员把公共汽车里的事件详细述说了一遍。我低着头听他说。
　　在警官们好奇的眼睛里，我感到我的裤子和鞋好像又都被脱掉了，像鸟似的撅着毛棱棱的屁股。
　　真是太不像话了。露出黄牙的中年警官并不掩饰猥亵的笑说。别的人就那么看着吗?
　　我⋯⋯教员从紧闭着的齿缝间挤出像呻吟般的声音说。看的时候心里也不是个滋味。
　　你下巴被打了吧?年轻的警官扫了教员一眼说。
　　不，那不是外国兵打的。教员不高兴地说。
　　那么，请填写一下受害登记好吧。中年警官说。然后，我们再认真地讨论一下这事件该怎么处理
，否则很难办。
　　这算不上什么难处理的麻烦事吧。教员说。很明显，他们就是使用暴力让人当众出丑。总不能忍
气吞声吧。
　　法律上能怎么样呢?中年警官打断教员的话说。你的住所和姓名?
　　问我吗?教员问。
　　我们想问受害者本人。
　　我吃了一惊，使劲地摇摇头。
　　怎么?年轻的警察不解地皱起眉头。
　　绝对不能告诉他们自己的名字。我考虑。我为什么要跟着教员进派出所呢。如果这样精疲力竭地
任凭教员摆布的话，我自己所受的屈辱岂不成了四处做广告的宣传了吗?
　　说吧，你的住所和姓名。教员扳着我的肩膀说。我们还要起诉他们。
　　我躲开教员的手臂，但不知道怎么和他说自己没有起诉的意思好，紧紧地咬着嘴唇，忽然间我又
成了哑巴。闻着烤炉的味道我有点想呕吐，心里在烦躁不安地默默念叨快点结束吧。
　　受害的不光是这个学生。教员仿佛改变了主意似的说。我以证人的形式报告这个事件可以吗?
　　如果受害者本人不说，我们也无法听取那种含混的说法。按理说报纸也不会接受的。中年警察说
。又不是杀人、行凶什么的，不过拍拍光屁股，唱唱歌罢了。
　　年轻的警官忽然转过脸去，忍住了笑。
　　喂，你怎么了?教员焦急地问。
　　我想就那么埋着头走出派出所，可教员却在我的通路上叉着腿堵着我的去路。
　　喂，你听着。他用起诉一样的声音坚定地说。得有一个人为这个事件作出牺牲。你是想在沉默中
遗忘掉它吧，我看你还是下决心为此付出点儿牺牲吧，做一头牺牲的羊!
　　做羊?我对教员的话很气愤，可他还努力热心地注视着我的眼睛，并且露出了恳切与和善的表情。
我还是固执地闭口不说一句话。
　　你不要不吭声，这不是给我出难题吗?喂，你怎么了?
　　明天也可以。中年警察注视着互相瞪着又不言语的我们站起来说。你们两个把话说清楚后再来。
那时候，你们是否起诉兵营的外国兵我就不清楚了，可是⋯⋯
　　教员反驳警官说了句什么，但警官厚厚的手掌还是搭在我和教员的肩上，像送熟客似的把我们推
了出来。
　　明天的话，不晚吧?那时候，我们准备得更充分一些。
　　我今天晚上就⋯⋯教员急忙说。
　　今天晚上不是大体上听了一遍吗。警察有点动感情地说。而且，直接的受害者并没有起诉的意思
吧?
　　我和教员出了派出所。从派出所里发出的灯光变得很浓，被映照着光晕的狭窄的雾包裹着。
　　我沉默着走进光雾之外的冰冷黑暗的夜里。我又困又乏。我多想快些回到家里，默默地和妹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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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吃已经等了我很久的晚饭，然后再把自己的屈辱紧紧地搂抱在胸前，蜷着身子钻进被窝里睡上一
觉吧。到了第二天大概也许就会好点了吧⋯⋯
　　可是，教员却紧跟着我来了。我加快了脚步，而教员那有力的脚步声就在我的身后响着。我回过
头来，盯了一会儿教员的脸，教员的眼光灼热而又有些烦躁。雾粒牢牢地沾在他的眉毛上闪着光。
　　你为什么在警官面前一声不吭，为什么不告发那些外国兵?教员说。沉默就能忘掉一切吗?
　　我从教员的脸上移开视线，趋身快步走了起来。我决心无视后面跟来的教员。我板起面孔走着，
也不拂去贴在脸上的冰凉的雾粒。道路两侧所有的商店都熄灯打烊了。只有我和教员的脚步声在被雾
气裹住的无人的街道上响着。在离开人行道要拐进我家的那条路时，我回头扫了一眼教员。
　　如果你想不声不响地谁也不让知道的话，你就太卑怯了。教员好像要等着我回头似的说。你这态
度不是彻底屈服于那些外国兵吗?
　　我故意装出没有听见教员的话的样子跑进了胡同，但教员也快步紧紧地追上来了。他也许打算一
直跟到我家查明我的姓名。我扫了一眼自己家亮着的门灯，从那前边走了过去，在胡同的尽头拐了个
弯又走回到大街上。教员也放慢了脚步跟着我。
　　告诉我你的姓名和住址。教员在我的身后喊着。因为过后还要和你联系，商量今后的作战方针。
　　我被愤怒和烦躁一股脑儿罩住了，不知如何是好。我风衣的肩头已经被雾打湿，变得很沉重。脖
子触到上面冰凉凉的。我一边发抖一边无言地走着。好长时间我们就那么走着。
　　走到市里的繁华街时，我看见娼妓从暗处像动物似的伸出脖子在等着我们。为了避开她们我上了
车行道，并且就那么横穿到对面的人行道上。天很冷，我无法忍受下腹部激烈的抽搐，犹豫了一阵儿
，终于在一个水泥墙墙角撒了一泡尿。教员和我并排站着，一边撒尿一边对我说。
　　喂，只把你的名字告诉我吧。我们不能把那事儿隐藏在黑暗之中。
　　娼妓透过雾朝我们望着。我扣上风衣的纽扣默默地往回走。教员和我并肩从那儿走过去的时候，
娼妓朝我们甩过来一句简短的脏话。被雾刺激的鼻孔黏膜疼痛地发出微微震颤，我被疲劳和严寒击垮
了，腿肚子变得僵硬，鞋里肿胀的脚也疼了起来。

　　我必须谴责或用我的腕力来抗拒教员的跟踪。可是，我就像一个哑巴失去了语言，浑身没有一点
力气，对和我并肩一起走着的教员只是绝望地生着气。
　　我们再次来到往我家那边去的路口时，夜更深了。我多么想钻进被窝里好好地睡上一觉啊，这愿
望太强烈了。我从那儿走过去，再往远走实在是我难以忍受的。这念头忽然涌上来不断地占据了我的
脑海。
　　我咬着嘴唇突然猛地撞了教员一下，就朝着黑暗狭窄的胡同里跑了进去。两侧院墙里的狗狂吠起
来。
　　我仰着下巴大口喘着气，一边跑着，一边喉咙里发出悲鸣般的声响。侧腹开始疼痛起来，我用手
按住它往前跑。
　　在路灯光像雾似的淡淡照亮的街拐角处，我被身后伸过来的有力的手臂搂住了肩膀，像是要抱住
我似的，教员把身体贴了上来，大口地喘着粗气。于是，我的鼻子和口里也喘出了白色的消融在雾中
的呵气。

　　今晚，看来要被这家伙纠缠着在冰冷的大街上无休无止地一直走下去了，我精疲力竭地想。我的
身体变得沉重而无力，体内充满了烦躁和悲哀。我使尽全力挣脱开教员的手腕。可是，教员那高大魁
梧的身躯就耸立在我的面前，那意思是绝不放开我。我和教员对视了一会儿感到绝望极了。怎样才能
不让失败和悲哀流露出来呢?该如何是好呢?

　　你为什么非要隐瞒自己的名字呢?教员疲倦的声音嘶哑地说。
　　我沉默地用尽全身所有的力气和意志怒视着教员。
　　我要查明你的名字。教员用激动得发颤的声音说。忽然，眼泪从他愤怒的眼睛里流了出来。我要
把你的名字，还有你受到的屈辱，都公开出来。并且，要让那些士兵，让你们那些人都无地自容，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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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你的名字搞清楚，我决不离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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